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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焰 周文静 摄

家乡是江南水乡，水塘遍布村子各
处，大大小小的水塘，像是撒了一张网，
村民的日常围着这张网展开。

村子中间有一个大大的水塘，两边
各一个圆，越到中间越窄，形似“葫
芦”。岸边随意长着些梧桐、柳树，这
些树都是自发长出来的，却长得高高大
大、肆意盎然。

开春的时候，塘边的老柳树刚透着
点青，村主任把一袋黑乎乎、滑溜溜的
鱼苗倒进春水中，一圈圈花纹嘻嘻哈哈
荡开。无外乎是鲫鱼、鲤鱼、白鲢、草
鱼，都是民间餐桌上常见的品种。不用
饲料喂养，水里自然有它们吃的。平时
洗菜，有意无意丢的一些菜叶子漂浮在
水里，一会儿就沉入水里不见了，我们
在岸边偷偷乐。

等到杨柳抽出新枝丫，长出长长的
柳叶，梧桐树也伸出一只只大大的绿手
掌，水塘变成了“绿葫芦”，夏天就那样来
了。夏天水塘里的水很浅，我们常常在
里面洗澡，滑溜溜像条小鱼，水里不时冒
出几个大大的泡，分不出是我们的还是
鱼儿的。

春去秋来，不知不觉，风渐冷，天渐
寒，苍黄的芦叶一夜之间白了头发，几只
野鸭戴着芦花，游荡着出来晒太阳，我们
期盼的腊月到了，一场精彩的大戏也将
拉开帷幕。

打塘，分鱼，是年前村子最热闹的
大戏。

水塘属于村集体所有，放的鱼也归
村集体所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家
的在外的，人人有份。等鱼自然长大，一
般要三年，这时才能打捞一次，放干水塘
的水，用渔网来来回回一趟趟地拉鱼，按
照大小种类，一堆堆码放在岸边。

我们小孩子混在人堆里，等大人拉
网结束，立马卷起裤腿，拎着篮子，赤着
脚跑下去，往往能捡一些虾兵蟹将，运气
好还能拾到蚌壳，敲开了若是里面有一
粒小小的珍珠，马上引起大家的尖叫。
偶尔还能捡到一个鸭蛋，摇一摇，呀，早
就坏了。更多的是在玩泥巴，塘底的泥
巴软软的、温温的，我们在泥巴里趟过
来、趟过去，真是乐不思蜀。

尖叫声、打闹声、嬉笑声，混在一起，

在村子的上空飘啊、荡啊，再不停下来，
村子就像个大气球，要爆炸了。人人都
在忙，似乎人人又都在等待一个时刻的
到来。

“分鱼喽，分鱼喽！”村主任的喊声预
示着这场大戏的高潮要来了，人潮向岸
边涌动。我们吃力地踩着泥巴，想快些
上岸，不想错过分鱼的戏份。奈何下塘
容易上岸难，最后是甩着一身的泥巴，被
大人臭骂一顿，拎上岸。

只见男女老少手上拎着桶、拿着盆，
把村主任围了个水泄不通。我第一次感
觉到村子的人原来这么多。

“一家家的来，先抽签。”大冬天的，
村主任脱去外套，只穿了件破了袖口的
卫衣，额头上还渗着汗珠。

一堆堆鱼码成排，这边看不到头，那
边望不到尾巴，像一列拉着鱼的幸福小
火车，大鱼后面跟小鱼，小鱼后面跟大
鱼，鲫鱼跟鲤鱼，白鲢跟草鱼，看似随意，
却又有序。

“都没意见了吧，那开始分鱼了啊！”
会计拿着纸笔一边核算每一家的人数，
一边催促每一家派个代表抽签。“二黑
家五口人，一口人分到一斤三两鱼，一
共六斤半。”大家拿着手里的签，一边
望着别人分到的是什么鱼，估计自己能
分到什么鱼，一边在心里算着自己家能
分到多少鱼。

“那条草鱼真大，七八斤总有，不
知道谁走运了。”一时间，大家的关注
点又被吸引过去了，在一大片羡慕的眼
神中，那条鱼被人抬回了家。分到的人
家难免要低调一点：“大鱼小鱼都是一
样吃哦！”

“年年有鱼啊！”大家拿着分到的鱼，
互相祝福。家里的主妇早就想着怎么来
烹饪这些美味了。

柴禾在灶膛里发出浓浓的木香，锅
里的水在翻滚，白白的豆腐围着切成块
的鱼，那一晚，村子里家家的晚饭，都
有一碗鱼，孩子们也分到了一碗白白的
鱼汤。

第二天，太阳照在屋角晾衣绳上，几
条鱼挂在上面，等着过年做红烧鱼块。

打塘分鱼，过年吃到家乡香甜的鱼，
足够我一生回味。

打塘分鱼
黄 娟

老城之声不是汽车喇叭，不是婚礼鞭炮，不是广场音乐，这些到
哪儿都一样，不一样的是走街串巷叫卖的吆喝声。

我自己就是听着吆喝声长大的，东北老城齐齐哈尔的吆喝声。
我小的时候，满街满耳尽是吆喝之声，没有吆喝的街道，肯定没

住人家。
清晨，第一声吆喝是：“豆腐嘞——豆欧腐——”这声音将睡眼惺

忪的爷们儿、小子唤出家门，披头散发的老娘们儿捏块盘子，来拣豆
腐。卖豆腐的分片分街，也是承包，一个人一种动静。山东大院至芙
蓉街，有个卖豆腐的，据说是有点儿毛病，他喊出的是：“豆腐嘞——
尿尿。豆腐嘞——尿尿。”吃的东西跟尿混到一起，可这也算特点，他
的豆腐买得特别好。有好奇的，还专程骑自行车奔他而来。

豆腐之后，是梆子声。这是卖清酱（酱油）、醋的，他们已经比较
先进，不动手不动口，只敲梆子。没人来买，就是梆子声声，有人来
买，他就东拉西扯，大哥老妹，逗上闷子，乘人家注意力分散，猛一提，
忽一晃荡，提子里的液体可就没了不少。

上班的走了，上学的也走了，街上有人喊：“焊洋铁壶嘞——”全
是山东味，发出的音是“喊洋贴户”。然后是摇拨浪鼓的：“鬼子红，敌
百虫，五色颜料，钢条针。”某个季节，就有“小鸡来嗨，小鸭仔——”甚
至“劁猪嘞——劁猪”的喊声传来。

贴近晌午，有了“小鸡糖，小鸭糖，香蕉糖，薄荷糖”，有了“冰棍儿
三分五分的啊！”太阳一歪，剃头师傅上场，嗡嗡铮铮的唤头声就从街
角来了。

在我听来，一日之际，最美的是黄昏之声。黄胡子老山东，一
根疙瘩绳套两肩上，推辆木头独轮车，高声喊道：“扭肝唉嗨——
扭杜来——”其实是熏酱牛肝、牛肚儿，老山东喊出的却是另一个
音。车轮咿呀，满街飘香，勾引得老少爷们儿肚子里翻滚折腾，恨
不得连那小车一口吞了。然而，老山东并没有喊完，他接着喊：“山
猫肉——”“山猫肉”是啥？告诉你，就是打嘴巴子都不撒口的贼香贼
香的熏野兔。这还不完，接着是“热乎哟——”每当这声音响起时，我
就瞄着爹，他喉结一动一滚，抿一抿嘴，关上窗户，看书去了。

傻过十岁，我也聪明了一回，掐指一算，爹发薪了，我就学老
山东忽高忽低地怪叫：“扭肝扭杜来——山猫肉——热乎哟——”
妈说：“不许学人家！”学习还错么？明情的事儿，她是怕勾出某些
人的馋虫来。我理直气壮地说：“管天管地，管不着屙屎放屁。”都
说自己这是放屁了，还能将我怎样？爹推开窗子瞅瞅妈，妈看看我
瞅瞅爹，相互三五个回合，妈从大襟掏出钱递给爹。我可算吃上了

“山猫肉”。
奶奶睡觉娇性，有一只蚊子嗡嗡，她就睡不着，可是，“磨厄

剪子勒喝——呛菜刀——哟——”这声音穿越四五条巷子，她却睡
得最香。某日午间，她盘坐炕上，东歪西拧，不肯入睡，反复磨
叨：“磨剪子的咋没来？”直到那声音响起，她才打上呼噜。吆喝就
是这样深入人心。

细细想来，吆喝之声学养极深，极文艺范儿。
“破烂换钱，破铜烂铁换钱，书本报纸换钱。”虽是出自倒骑驴打

镲人之口，却暗含诸多修辞。人家是换，不是买卖，钱简直是白给
的。“破烂”与“钱”相对，这是对比修辞，换钱，换钱，换钱，这叫反复修
辞，我给你的是钱，你给我的是破烂，来吧，你便宜大发了。况且，每
一吆喝都在高低、停顿上用足了工夫。“破烂”低低的，长长的，拖着，
猛的，冷丁来了“换钱”。艺术之美可与“天门中断楚江开”比肩。

我在中学读书时，每第四节课，窗外便响起“劳动保护——换
钱，收水靴子，收手套——”整个教室稀
里哗啦，收拾文具盒，收拾书包。“劳动
保护换钱”三声落地，下课铃响，准确无
误。其实，声音发自家属区，那边放麻雷
子，这边都听不到，老远了。这是中午，
转到傍黑彻底放学，那喊了一天的声音，
五腔共鸣，依然穿街透巷，依然黄钟大
吕，响遏行云。

劁猪、山猫肉，破烂换钱，永远成为历
史，但吆喝之声，声声不息。

听窗外高喊“收家电——收电脑，收洗
衣机，收电视机——”，无限回环。用上了
电子装备，不能再叫“收破烂”了，得称之

“再生资源回收”，回收对象不再是破铜烂
铁，而是家电。

前两年，小区装上精美的铁栅，大门有
了电子门禁，从高处看，小区只是一个个排
列整齐的方盒子。吆喝叫卖之声，再也没
有生存空间。安静了，安全了，祥和了，可
就是少了人间烟火之气。

老城里的吆喝声
张 港


